……
苏小姐领了个二十左右的娇小女孩子出来，介绍道：“这是我表妹唐晓芙。”

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，有两个浅酒涡。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、调脂和

粉来仿造的好脸色，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，仿佛是好水果。她眼

睛并不顶大，可是灵活温柔，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，大

而无当。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，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，都甘

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，腰束的带，身体睡的席，甚至脚下践踏的鞋，可是从没想

到化作她的牙刷。她头发没烫，眉毛不镊，口红也没有擦，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

限止，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。总而言之，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——

一个真正的女孩子。有许多都市女孩子已经是装模做样的早熟女人，算不得孩子；

有许多女孩子只是浑沌痴顽的无性别孩子，还说不上女人。方鸿渐立刻想在她

心上造个好印象。唐小姐尊称他为“同学老前辈”，他抗议道：“这可不成！你

叫我‘前辈’，我已经觉得像史前原人的遗骸了。你何必又加上‘老’字？我们

不幸生得太早，没福气跟你同时同学，这是恨事。你再叫我‘前辈’，就是有意

提醒我是老大过时的人，太残忍了！”

……    选自《围城》第三章，  钱钟书 著

……
回旅馆不多一会，伙计在梯子下口里含着饭嚷：“侯营长来了！”大家赶下

来。侯营长有个桔皮大鼻子，鼻子上附带一张脸，脸上应有尽有，并未给鼻子挤

去眉眼，鼻尖生几个酒刺，像未熟的草莓，高声说笑，一望而知是位豪杰。侯营

长瞧见李梅亭，笑说：“怎么我回到小王那里，你已经溜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李梅亭支吾着忙把同行三人介绍，孙小姐还没下来。侯营长演说道：“我们这货

车不能私带客人的，带客人违儿犯军法，懂不懂？可是我看你们在国立学校教书

，总算也是公务机关人员，所以冒险行个方便，懂不懂？我一个钱不要你们的，

你们也清苦得很我不在乎这几个钱，懂不懂？可是我手下开车的、押车的弟兄要

几个香烟钱，钱少了你们拿不出去，懂不懂？我并不要钱，你们行李不多罢？里

面没有上海带来的私货罢？哈哈，你们念书人有时候很贪小便宜的！”笑得两颊

肌肉把鼻孔牵得更大了。大家同声说不带私货，李梅亭指着自己的铁箱道：“这

是一件行李，楼上还有——”侯营长的眼睛忽然变成近视，努目注视了好一会才

似乎看清了，放机关枪似的说：“好家伙！这是谁的？里面什么东西？这不能带

——”忽然又近视了，睁眼望着刚下梯来的孙小姐——“这也是你们同走的？这

——这我也不能带。方才跟你讲不到几句话，我就给人叫走了，没交代清楚，女

人不带。要是女人可以带，我早带小王一二一，开步走了，哈哈。”孙小姐气得

嘤然作声，鸿渐等侯营长进了对门，向他已消灭的阔背出声骂：“浑蛋！”辛

楣和顾先生劝孙小姐不要介意，“这种人嘴里没有好话。”孙小姐道：“都是我一

个人妨碍了你们搭车——”鸿渐道：“还有李先生这只八宝箱呢！李先生你——

”李梅亭向孙小姐道歉道：“我事情没办好，带累你受侮辱。”这样一说，鸿渐

倒没法损他了。

…… 选自《围城》第五章，  钱钟书 著
